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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上海造币厂（现

为上海造币有限公司） 制作

了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大铜章。 该枚章直径 60

毫米，重 105 克。 正面是马克

思头像 ，并刊 “卡尔·马克思

（1818-1883）”字样。

其他国家也曾在不同的

纪念节点推出过设计精美的

马克思主题纪念章牌， 如右

图。 马克思是国际章牌、雕塑

领域不断被创作的主题之一。

优先地位 ，意味着既定社会的

自我活动 ，意味着任何历史科

学或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去

把握这样的自我活动过程并

将之辩证地叙述出来。

文汇报： 既然在马克思那

里作为 “实在主体 ”的社会 ，始

终是具有特定实体性内容的社

会， 这无疑重新界定了唯物史

观中的“唯物”表述。 真正具有

客观实在性的内容， 只可能是

特定社会的自我运动， 由此唯

物史观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理

解与判断， 乃至对于中国社会

的运动发展， 将重新焕发理论

的活力。

吴晓明： 在当今中国的知

识界和学术界， 外部反思依然

盛行———其抽象原则大多取自

西方； 而一部分文化保守主义

者为谋对抗计， 亦往往从中国

的古代去现成地取得其抽象的

原则或方案。 然而，所有这类东

西，无论它来自何方，都不过是

一些与社会现实分离隔绝的单

纯“应当”。事实上，这样的观点

至少严重地忽略了一点， 即任

何一种所谓现代制度 （无论是

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或

观念形态的），当它有可能来改

变作为“实在主体”的中国社会

时， 它本身必然反过来遭遇这

个 “实在主体 ”之同样的 、有时

甚至是更加强有力的改变。“实

在主体”在其最基本的含义上，

就意味着 “自我活动者 ”和 “行

规定者”。这样一种既被规定又

行规定的自我活动的情形 ，在

今天的中国着实屡见不鲜。 在

这一客观态势中实际生成的积

极的东西 ，乃是 “文化结合 ”之

锻炼的广阔场所， 是 “中国道

路”的现实可能性。由此我们可

以得出关于中国社会之现代变

迁的一个最一般的边界条件 :

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正在发生

改变， 而且是发生非常重大的

改变； 但这种改变并不可能趋

向于造就原子个人一途， 因而

并不归结于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社会。 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

说 : 中国社会转型的可能性恰

恰在于它成为市民社会的不可

能性， 就像马克思当年曾指证

德国道路的可能性在于它走法

国道路的不可能性一样。

如果说这样一种描述中国

社会之现代变迁的边界条件还

是非常一般的，那么，其内容的

现实展开将至少在原则上包括

以下诸项：第一，中国社会的现

代变迁须现成地占有现代文明

的积极成果。 尽管这种占有决

不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特定

社会唯独在变成西方社会时才

成为可能， 但任何一种有希望

的前景总在于将具有世界历史

意义的现代文明之成果积极地

据为己有。第二，中国社会的现

代变迁将重新发现、 通达并复

活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 传统

并不是已死的东西， 而是依然

活在当下的过去。 如海德格尔

所说 “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

西都从人有个家并在传统中生

了根这一点产生出来”。 第三，

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必经历黑

格尔所谓“文化结合”的艰苦锻

炼。 早期希腊人既有自己的固

有传统， 又面对着事实上更高

的和强势的东方文化（埃及的、

吕底亚的、 巴比伦的等等）；正

是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

炼，希腊人才获得了他们应有

的活力 ，并开创出他们的繁盛

时代。 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

同样将这种文化结合的任务揭

示出来， 而中国社会的现代变

迁必将从社会的根基处接受这

一任务的考验。 第四，因此，尤

为重要的是： 中国社会的现代

变迁将在其展开过程中开启出

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这

种可能性首先来自中国现代化

实践在其展开过程中之独特的

社会主义定向。

文汇报 ：这里说的 “新文

明类型的可能性 ”与今天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具有

怎样的关系？

吴晓明 ：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所开展出来的历史性实

践 ，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实践正在其波澜壮阔的行程

中不断地生成 (并且将持久地

生成 ) 它的世界历史意义 : 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意味

着它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

国 ，而且意味着它在其现代化

进程中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

明类型的可能性。

在现代性的范围内 ，中国

无疑将会成为一个现代化强

国。 但中华民族的复兴却不止

于此 ，它将不可避免地超出现

代性的范围 。 举个例子来说 ，

按照传统的观点 ，一个新兴大

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成为

一种新的争霸势力 ，从而打乱

已有的世界格局。 这是由于现

代世界依其实质而来的基本

法则 ， 即霸权法则成丛林法

则。 在这一法则所规定的世界

秩序中 ，强大起来而不争霸是

根本不合逻辑的 ，因而是不可

思议的。 除非参与全球治理的

中国方案能够超越现代性本

身 ，否则的话 ，中国的发展 （或

崛起 ）就不能不意味着争霸和

争霸战争 。 事实上 ，全球化治

理的中国方案根本不可能在

现代性的范围内得到正确的

理解 ，因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所谓 “均势 ”的建立 ，恰恰是以

丛林法则为前提的。

当今中国的发展 ，只有在

超越现代性的历史性实践已

然展开之际 ，才可能使这样的

方案或倡言保有其客观的基

础 ，并开展出其真实的世界历

史意义 。 问题的客观方面在

于 ： 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

出人意料地最先抵达现代性

的历史限度 ，并因而不能不以

超越现代性为其进一步发展

的现实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现

代性发展的自然限度 ，这个方

面可以从当下日趋严峻的环

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中被确凿

地把握到 ；另一方面则是现代

性发展的社会生活限度 ，这一

限度意味着 ，在没有且不可能

具有西方救赎宗教以及相关

建制的中国 ，那种作为市民社

会之原则的 “犹太精神 ”，以及

作为这种原则之极致的为所

欲为 ，适足以导致整个社会生

活的自行瓦解 。 因此 ，中国的

现代化发展事实上已先行抵

达一个根本的转折点。 在这个

转折点上 ，中国之实际地参与

到 （而不是拒绝 ）现代世界中

去的发展因素 ，将不可避免地

转化为使现代性处于解体状

态的因素 。 因此 ，中国的未来

发展要么仅仅作为从属的一

支而一并 （甚至最早 ）进入到

此种解体状态中去 ，要么是在

改弦更张的独立发展中开启

出新的文明类型。

虽说我们今天尚不可能

就 “中国道路 ”的展开过程中

还在积极生成的新文明类型

作出整全的断言 ，但对于这种

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起支撑

作用的两个根本要点 ，却已经

在历史中逐渐发育并因而变

得相当明晰。 这两个要点对于

我们的论题来说至关重要 ，它

们是 ：（１） 现代化进程的中国

道路采取社会主义的基础定

向 ；（２） 现代化进程的中国道

路复活并重建其整体历史的

伟大传统 。 总而言之 ，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 ：在成为

一个现代化强国的同时开启

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

而这同时也意味着 ：在把现代

文明成果积极地据为己有的

同时 ，使社会主义的定向和重

建的传统整合到新文明类型

的构造过程之中。 这一点是理

解当今中国整个发展的关键 ，

因而也应当成为理解全球治

理的中国方案的基石。 当中国

能够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

的可能性并付诸实行时 ，中华

民族就将为人类作出伟大的 、

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贡献。

（采访者为复旦大学哲学

学院讲师）

■

马克思诞辰 200年

邗 （上接 5 版）


